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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编辑感言

月薪 9000元，从业 3年，擅长淮扬
菜和川菜，手持中式烹调师高级证书，
曾是江苏某大酒店的大厨，入伍前我过
得还算不错。而因为有这个特长，下连
后我进了炊事班，厨艺很快就独步中
队。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我险些在炒菜
上输给了支队长……

那是上周三，支队长张刚带着工作
组来中队排查安全隐患。中午用餐时，
我看他拿餐盘打饭，其他菜都打了大半
勺，唯独我掌勺的辣子鸡块只打了两小
块。跟在他身后打饭的中队长还向他
推荐：“这个菜可是我们连队的大厨烧
的，味道不错！”他一扭头，说：“是吗？
大厨是哪位啊？”我一听，赶紧边答“到”
边走到了支队长身边。

支队长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辣子鸡
块一眼，笑着说：“大厨，我给你提点儿
意见如何啊？”我有些意外，使劲地点了
点头。就听他接着说：“我觉得这道菜
的火候没掌握好，放调料的时机也不
对，鸡块的颜色太重了……”

我一听垂下了眼、低下了头，却在
肚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论职务
您是支队长，要是论炒菜，恐怕……

支队长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哈
哈”笑了两声：“看来你这个大厨不服气
啊！这样吧，晚饭我还在你们中队吃，
到时咱俩比一下如何？”
“好的，首长！我愿意和您比！”没

等中队长插话，我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下午 5 点，支队长提前来到炊事

班，我俩的比赛如约开始。起锅、热油、

放鸡块……我和支队长一人一个案板、
一口炒锅，所有的程序同步进行。我偷
眼一看，只见支队长刀工还真是不错，
葱姜蒜切得有模有样，我也不敢大意，
赶紧拿出了压箱底的功夫……

最终，我和支队长炒的辣子鸡块
同时出锅。支队长先尝了一口自己
“出品”的鸡块，又尝了一口我的，吧
嗒吧嗒嘴，品了一会儿，冲我竖起了
大拇指：“嗯——不愧是大厨，还是你
炒得好！我输了！”我刚露出得意的
笑容，就听支队长轻轻地跟了一句：
“中午的辣子鸡块也是你炒的吗？不
像你的水平呀……”说完，颇有深意
地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把我看得面红
耳赤。

是啊，同样一道辣子鸡块，我中午
炒时远比不上刚才用心。而回想一下，
我下连进入炊事班后，可能也就头半个
月为了证明自己，算是真正拿出了酒店
大厨的水平，后来就慢慢地松懈了，觉
得日常炒大锅菜不用那么用心，甚至还
有夹生和炒糊的现象出现，这在酒店是
要扣钱的，可在这里，战友们也没有说
我什么……

看着面前这两道香喷喷的辣子鸡
块，我忽然明白了支队长和我比赛的深
意，也知道了往后再站在灶台前，到底
应该怎么做。

（黄 超、汪泽仁整理）

上图：支队长张刚（左）和顾旭东比

赛炒菜。 方龙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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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检查了排里的内务卫
生，将存在的问题一一点出，并对
态度不端正的个人进行了批评教
育，战士们按照要求进行了认真整
改。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这种看
似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年前的我
可做不出来。

那时我刚到连队，接手排里的工
作，考虑到战士们长年在连队摸爬滚
打，经验都比我丰富，特别是有的战
士年龄比我大、军龄比我长，我事事
小心谨慎，得饶人处且饶人，生怕因
为太较真把关系搞僵了，导致工作不
好开展。

抱着这样的顾虑，我很少红脸批
评人，即使有人犯了错，也仅是私底
下提醒，而从战士们的反映来看，他
们好像还比较接纳我，不少人说我很
随和，是个好脾气、好说话的排长。
但没想到，就在我沉浸在这种很快融
入连队的感觉中时，驻训期间发生的
一件事给了我“当头一棒”。

有一次，驾驶员王泽组要去修理
点取扳手，修理点就在三四百米处，
他跟我说想开车去，我虽然觉得不合
适，但还是“好说话”地同意了。

不巧的是，王泽组驾车回来途中
恰好被连长看到。当得知动用车辆
缘由，连长立即大声批评起来。我
见状赶忙走上前去解释，试图让连
长消消火。没想到，连长听完火气
更大了：“这么点儿距离，需要动车
吗？人多车杂，出了事故怎么办？
你是排长，不会把关吗？”连长说完
便转身而去，我顿时羞红了脸，呆
在了当场……

晚 点 名 后 ， 连 长 把 我 叫 到 宿
舍，让我坐下来，然后语重心长地
对我说：“咱们带兵人在生活上和战
士们打成一片、待人随和是好的，
可工作上丁是丁卯是卯，迁就不
得！你要记住，只有敢于坚持原
则，才能真正赢得战士们的信服。”
连长的话句句戳在我的心窝上。回
想起过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我不
由得低下了头。

从那以后，我开始努力做出改
变，用心琢磨什么时候可以“随和”、
什么时候必须坚持原则，对战士们出
现的问题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是该批评就批评。坦白说，刚开始
我还有些担心，怕战士们说我变了，
但没想到一段时间过后，不仅工作更
好开展了，战士们和我之间的关系也
更融洽了，他们对我的评价从“很随
和”变成了“讲原则”。

从“很随和”到“讲原则”
■新疆军区某团舟桥营排长 朱格伟

“27床患者年龄偏大，患有高血压
等基础性疾病；33床转危重可能性大，
需要重点关注……”清明节前的一次值
夜班期间，军队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张红云密切监测几名患者的生命
体征，两个小时不到，她已出入病房 8
次。而这是她加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战斗以来，再普通不过的一天。

提 起 张 红 云 ， 战 友 们 都 很 钦
佩，因为她连续 3次请战，最终来到
抗疫一线。11 年前，张红云的爱人
在执行某项任务途中牺牲。从那时
起，张红云便独自承担起了照顾一
家人的责任。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单位领导一开始并没有批准张红云
前去武汉支援抗疫的申请。但张红
云坚持说她是军人、是医生，一线
告急她必须上。

2月 17 日，张红云终于如愿来到
武汉。因为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她被
分配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
染五科担任救治医师。感染科是重症
科室，为了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救治患
者的工作中，张红云在值班前两小时
就开始不喝水、少进食，所以每次从
“红区”出来，她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喝
水……奋战到今天，张红云所在的感
染五科成功救治的患者已有130余人。

作为坚强的军人、与疫情搏斗的
战士，张红云也有牵挂——她最放心
不下的是她的女儿。在武汉的每一
天，无论多累，她都要与女儿通话。
毕竟孩子那么小就没了父亲，内心难
免敏感脆弱。有一次，张红云刚要进
入“红区”，收到了一条来自女儿的微
信，但因为时间紧急，她在 7个小时
之后才回复，为此内疚了很久。

清明时节，对爱人的思念涌上
心头，张红云对记者说：“他倒在冲
锋的路上，在这里，我要像他一样
去战斗……等胜利后，我再带女儿
去祭奠他。”

“我要像他一样去战斗”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特约通讯员 赵炫竹

值班员：武警辽宁总队葫芦岛支队

执勤四中队排长 杨 阔

讲评时间：4月10日

最近一周在担任值班员期间，我发
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在安排完工作后，
大家都是“拍胸脯”保证完成，但在落实
时总是打折扣。比如各班卫生责任区的
交界处打扫不彻底，问到责任人的时候
推来推去；每次组织训练前我都会向大
家提要求，可在训练时总有个别老兵不
注意细节，时有偷懒……

同志们，这些事情看起来不大，但背
后反映出得过且过、对待工作训练不认
真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危害不可小觑！
要知道，刚开始可能只是态度问题，不是
干不好而是不想干，但长此以往，将逐渐
变成能力问题，想干好而干不好！所以，
希望大家从此在头脑里绷紧那根弦，受
领的任务无论大小，都要落实好！

落实不能

打折扣

生活中有这么个说法，说是想看

一个家庭是否和睦，只要看一眼这家

的厨房是否干净利落、是否有烟火气

就知道了。那么换做部队来说，要看

一支连队怎么样，除了常说的“进门

看内务、出门看队列”之外，也不妨

看看炊事班，炊事班过得硬，菜做得

好，官兵爱吃，这个连队基本上差不

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战士们

吃饱了吃好了，才有劲练兵备战。所

以从这个角度讲，有经验的基层干部

一定会想方设法抓好炊事班，真想着

备战打仗的部队肯定要千方百计搞好

伙食。

说到这儿，我想起10多年前在驻

闽某部当排长时经历的两件事。一件

是我那年受命第一次带新兵，当兵提

干的连长曾向我“面授机宜”，说每年

新兵下连时，他最先留意的便是看谁

适合当炊事员，因为一日三餐不能

断，好伙食等于“半个指导员”。他让

我带新兵期间就帮他留意。第二件是

当时我们全师有一条明文规定：早餐

不允许炒鸡蛋，必须煮鸡蛋。一开始

我还不理解，后来才知道，这个看起

来“不讲理”的规定，原来是为了确

保战士们每人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

回到这篇稿子，支队长和炊事员

比炒菜当然不是为了输赢，而是为了

表明对炊事班和伙食的重视。我们把

这篇炊事员来稿放在头条突出处理，

也是为了再给各位基层带兵人提个

醒，战士们每天工作训练很辛苦，一

定要让他们香香甜甜地吃顿好饭！

至于伙食怎样算好，怎样算不

好，我想，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衡量标

准，那就是看连队吃方便面“自我加

餐”的人多不多？不多，说明伙食不

错；很多，那伙食就要抓紧改进了！

想起关于伙食的两件往事
■张 良

排长方阵

“疫”线速递

值班员讲评

有段时间，下士刘山似乎被他同
寝室战友集体“孤立”了。

从我平日的观察来看，刘山做事
踏实、工作积极、为人实诚，大伙儿
一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这样的好兵
没有理由不受人待见。

起初，我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
上，以为起因不过是战友之间一些小
摩擦、小争执罢了，实属正常，过不
了多久自然会和好如初。可直到一天
深夜，刘山敲开我的房门，向我道出
苦恼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没有想
象中那么简单。

刘山平日就有打呼噜的毛病，尤
其是这段时间高强度训练课目接连展
开，这呼噜声是越来越响。刚开始，
大伙儿也就在私底下抱怨抱怨，可随
着鼾声不断“升级”，战友们的怨气也
随之与日俱增，甚至在一次班务会上
提出让刘山换班的建议。

为了不影响战友休息，刘山也做
过许多努力，比如他会等战友们入睡

之后再睡，可他后半夜的鼾声依旧会
把战友吵醒；他也专门购买了治疗打
呼噜的“特效药”，可只是管用了一周
便故态复萌……

一时间，充斥在刘山心里的，是
无奈和失落。按他的话说，防止打呼
噜这事儿不像搞训练，拼命练就会有
成效，可是他再怎么努力控制鼾声，
依旧无济于事。而他的失落，则来自
于战友们对他的态度，他感觉到大家
在嫌弃他。

我清楚地记得，那晚刘山向我哭
诉时发红的眼眶，他的苦恼令我久久
无法平静，也让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战
友身上所谓的“缺陷”？

随即，我利用教育时间，要求全
连匿名写下班里战友最突出的优点和
缺点。然后，我当着全连官兵的面，
将这些缺点逐一罗列在黑板上。当它
们密密麻麻地将黑板填满时，现场所
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最近，有位同志因打呼噜而被
其他战友疏远。今天，我想问问大
家，如果换成你，你希望身边战友以
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呢？”紧接
着，我擦掉黑板上的字，写上每个人
的优点……

趁此机会，我亮明了自己的观
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战友间相
处，应该用包容的心态对待对方缺
点，用欣赏的眼光发现彼此优点，而
不是将其拒之于千里之外……

事后我发现，刘山与同班战友的
关系渐渐回暖——班长何成成专门为
他买来软硬适中的枕头，有利于他畅
通呼吸；副班长滕明权为班里每名成
员自购耳塞，减轻鼾声的影响；同年
兵张威托在医院工作的熟人，为他寻
找缓解打呼噜的治疗方法……战友们
的关怀与接纳，犹如缕缕阳光将埋藏
在刘山心中的坚冰融化，久违的笑容
又出现在他的脸上。

（田鸿儒、潘吉业整理）

打呼噜的战士又有了笑容
■第77集团军某旅指控一连指导员 银祥鹏

4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武家箐突

发森林大火，危难关头武警昆明支队

紧急出动300名官兵，连夜赶赴火场

开展扑救行动。图①为2日凌晨火场
情景和参战官兵斑驳的逆行剪影。图

②为连续奋战6小时后官兵进行短暂
休息，列兵赵英强在抓紧补充能量。

吴绍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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